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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妈又吵架了，杨小鹿躲到了
奶奶家。奶奶套他的话，他不想说
什么，总是说不知道。奶奶不耐烦
了，骂他是蠢蛋。她一会儿骂他亲
妈，一会儿骂他后妈，自然，也免
不了骂他爸爸。

“我妈现在在哪里？”
“谁知道啊，上次听说嫁到华

家畈去了，说不定又嫁到别的地方
去了！”

“华家畈在哪里？”
“ 就 是 你 外 婆 家 东 边 一 个 村

——你问这个干吗？”奶奶定定地
看 了 他 一 会 ， 忽 然 警 惕 地 问 道 ：

“你见过你妈了？”
“ 没 啊 ， 她 在 哪 里 我 都 不 知

道。”
杨 小 鹿 带 着 大 黄 狗 走 出 了 院

子。奶奶问他去哪里，他说去外面
玩一会。

他走在机耕路上，走着走着，
村子甩得越来越远，对河出现了一
个窑场。他记得，外公家的菜地就
在窑场边。在这里，最好玩的游戏
是外公给他做泥炮：把泥巴捏成碗
的样子，里面放一颗小泥蛋，然后
甩起手，往地上猛地摔覆下去，就
会啪的一声，泥包爆裂，爆出一颗
泥蛋来。

窑场里没有一个人，冷风窜来

窜去，地上乱长着草，残留着半截
的砖头和碎瓦片。他忽然来了兴
致，蹲下来，掏了一块泥巴，做了
一个泥炮，猛地摔覆下去，“啪”
一声，泥蛋子果然跳了出来，掉
在 大 黄 狗 前 面 。 大 黄 狗 顿 了 一
下，伸头嗅了嗅，觉得没劲，跑
开了。

杨小鹿又做了一个泥炮，一声
“啪”，泥蛋子又跳了出来。

他带着黄狗，继续往前走，人
渐渐多起来，又一个村子。这时，
走过来一个老年男人，扛着一把铁
锨，铁锨柄上挂着一个畚箕，里面
放着一大捆菜蕻，有点像爷爷。当
他从自己身边经过时，杨小鹿忽然
叫住了他：

“爷爷，我想问你一下，这里
是不是华家畈？”

那个人点点头。
“你认得一个人吗，”杨小鹿情

急之下一时竟说不出名字了，他抓
抓 头 皮 ， 羞 得 满 脸 通 红 ，“ 她 叫
——她叫——李浓央？”

这个人摇摇头。他后来又问了
几个人，每问一次，他都决定不再
问人了。他问的最后一个人是一个
跟奶奶差不多年纪的老女人。

“李浓央？这名字好像听见过
——”她想了一会。

“对，我妈，不——”他吐了
吐舌头，结结巴巴，表示自己说错
了 ，“ 她 ， 她 —— 是 刚 刚 嫁 过 来
的！”

“刚刚嫁过来的？那就不对了
——那我不知道！”老女人说完转
身走了。

杨小鹿顿时泄了气，变得沮丧
起来。

“李浓央，李浓央⋯⋯”
他轻轻念叨着这个名字，念着

念着，就恍惚了，觉得这个名字也
不真切起来。“李浓央，李浓芬，
李浓芬，李浓央⋯⋯”这么多年不
叫，他都不敢确定妈妈的名字了，
直到走上原先的机耕路时，冷风一
吹，他似乎才清醒过来，终于确
定，妈妈是叫李浓央，是自己把自
己给搞糊涂了。

杨小鹿小跑起来。很快地，他
又看见窑场了。

这时，大黄狗“汪汪”叫了两
声，他发现前面走过来一个老人和
一个小孩。小孩五六岁的样子，老
人提着一篮菜，跟小孩说着什么，
听见狗叫，站在了小孩的外侧。杨
小鹿的心不由跳起来，因为他觉得
这个老人很面熟，就像外公，但
他 又 怕 认 错 人 。 当 两 个 人 交 会
时，他又看了他一眼。老人盯着
狗，大黄狗被老人一赶，跑在了
前面。杨小鹿跟上去，他忍不住
又回头看了看那个老人，忽然站
住了，叫了一声“外公”，声音不
是很响，随即又大喊一声，并且
做好了如果喊错就马上跑掉的准
备。老人果然转过身来，他也停
住 了 ， 定 定看着杨小鹿，仿佛在

问：是你叫我？
杨 小 鹿 觉 得 没 错 ， 应 该 是 外

公，他走上去，小声地说：
“我是鹿鹿，外公⋯⋯”
“是鹿鹿？长这么高了？！”老

人很惊诧，“你是杨小鹿？”
杨 小 鹿 点 点 头 。 老 人 兴 奋 起

来 ， 走 到 他 身 边 ， 摸 摸 他 脑 袋 ，
“啊呀，都长这么高了⋯⋯”杨小
鹿不记得有多久没见外公了，好像
妈妈走后，他就再没去过外公家。
这时，他才明白，刚才他在华家畈
问路的那个割菜蕻回来的老人，其
实是像外公。

“那你⋯⋯要不⋯⋯一起去外
婆家？你外婆让我来割菜，这不，
我刚从窑场边过来⋯⋯一起去外婆
家吃饭⋯⋯”

杨 小 鹿 就 推 说 奶 奶 已 经 烧 好
饭，在等他了。那个小孩诧异地看
着他，老人这会也注意到了小孩，
低头对小孩说：“快叫哥哥！”

小孩叫了，杨小鹿不好意思地
“嗯”了一下，就含糊过去了。

“你妈到外面去做生意了，她
把你弟弟放在我们这里⋯⋯”

“我弟弟？”但他马上明白过
来，很可能，妈妈又生了一个儿
子，就像自己又有了一个妹妹一
样。他心里忽然有点难过。

“你跟你妈有联系吗？”
杨小鹿摇摇头，不知道说什么

好。这时，刚才相认时的兴奋消失
了，两个人都尴尬起来。“外公，
那我走了⋯⋯”杨小鹿慢慢转过身
去。

“那你不去外婆家了？”
杨小鹿走得很慢很慢，怎样告

别，成了问题。终于，他憋红了
脸，说出这么一句话：“外公，等
我长大了再来看你！”然后，转身
就跑。他边跑边又回头看了一下，
听见外公说“路上小心，赶快回
家”，他的眼睛有点湿润，尽管没
有大喊出来，但在心中，他又把这
句话大喊了一遍：

“ 外 公 —— 等 我 —— 长 大 了
——再来——看你！”

这句话似乎在旷野间回响。他
跑了好长一段路才停下来，只觉得
喉咙口有点发热。他咳嗽了两声，
又回头看去，只见外公牵着那个小
孩的手，向前慢慢走去。那个小
孩，仿佛就是小时候的自己。这
时，外公和他一起在窑场玩泥炮的
情景又一次浮现在他面前，似乎比
来时的回想更清晰了。

天上下起了蒙蒙细雨，杨小鹿
又跑起来。他越跑越快，田野迅速
向后退去⋯⋯

泥炮
岑燮钧

■小小说

县城繁华处一片静地，端坐其中
铜质雕像被摩抚得锃亮
一语未发，静静地看日落月升
少年宫走出的人迈向中年
当年栽下的小树长得参天茂盛
只见你慈祥笑容如一道光环
被缑城固定。琅琅书声

紧邻的潘天寿中学那边传来
公园上空回荡着青春气息
学子们吸收着你的定力
墨晕，隐匿眼镜框底的深邃
你双手扶住短杖，落地生根
形神合一。雕像是立体写意
是一个艺术家对另一个的琢磨
形塑外表下裹挟着滚烫的心

先生可能会一直坐到天荒地老
夜半更深，广场的人都散尽
仍有一轮皓月照耀头顶

清辉如水，如你莹亮画魂
中国美术史一掬，倒映银汉
那种高洁！那种犟脾气
和坐石下这方土地紧攥一起
也和小城山水的滋养密不可分

峡山大井映象

六千人共饮的水源，峡山大井
停下车，沿大井西路走近
赶一场大井映象的聚会。整村人
在这个井投进了无数的映象

以前为打水，现在打捞的是油画
摄影、鱼拓和船模，比井水更清冽
井旁清代小屋挂满渔与帆的作品
没有石头围栏，直抵堤外涛声

三位艺术家入驻，三种不同载体

一幅幅认真地看过去，沉下心
像沉默的井。故事在水底会泛上来
犹如浪花，犹如滴水在洗濯大海

阳光房搭建后

阳光房搭造后，挪开了书斋
煮茶、早点，建筑类书都搬上来
五十平米，足够的光线和新风

鸟儿常来廊外啄食，一长溜菜盆
丝瓜、青椒、剥叶芥菜和番茄

遥见南山风电的巨叶缓缓转动
时间流淌，水壶冒出吱吱的声音

书页翻转，喜欢大开本有图片那种
偶尓划几行小诗，和空气对话
云朵飘在头上，诉说着风的来向

潘天寿公园（外两首）

陈剑飞

种子盼着奔向土地
蓓蕾预约了开放的次序
小草蓄力要把巨石掀翻
候鸟就地过年
等待回飞的航线
睡过了一个冬季之后
那些物种会在合适的温度
争着醒来

早晨，推开一扇窗门
昨夜下过的雨
氤氲在窗玻璃上
纠缠成不规则的诗行
云朵如果不再追赶云朵
阳光再兴奋一点儿
蓝天就不想打烊

有一些鸣叫设置了情爱的密码
有一些盼归从送行已经开始
春天已然来信
城市加速运转
乡村再次激活

春天的
来信

黄 治

凌晨，我被妻轻轻推醒：“你
又打呼噜了。”我揉了揉瞌 懵懂
的睡眼，翻个身，继续睡去。

吃晚饭时，我问妻：“昨晚鼾
声很重？”妻白我一眼：“还好意思
说！”言毕把脸转向女儿。“我上铺
的宿友睡觉也打呼噜，好多次被她
吵得睡不好觉。本以为放假回家就
能好好睡觉，没想到爸爸的鼾声惊
天动地，那穿透力不是一般的厉
害，我睡在隔壁都被生生吵醒！”
女儿嚼着炒玉米粒，慢悠悠说道。
竟有此事？我将信将疑：“没那么
夸 张 吧 ？” 女 儿 抬 起 脸 提 高 了 声
调：“原以为‘鼾声如雷’不过是
个比喻而已，现在才知道那是真真
切切的客观存在啊！”妻苦笑道：

“你睡在隔壁才偶尔听到一次，想
想我⋯⋯”

听罢娘俩的对话，我很内疚。
虽没有听到过自己的鼾声，但模糊
记得昌黎先生好像写过一首叫 《嘲
鼾睡》 的诗，对打鼾有过生动的描
绘，于是去网上查找。全诗很长，
有 270 个字。在诗人眼里，打呼噜
实在太可怕了：“雄哮乍咽绝，每
发壮益倍。”随着卧姿的变换，打
呼噜的声响高低起伏：“幽寻虱搜
耳，猛作涛翻海。”而周围闻听打
呼噜的反应着实恐怖：“马牛惊不
食，百鬼聚相待。木枕十字裂，镜
面生痱癗。铁佛闻皱眉，石人战摇
腿。”牛马惊得不吃东西了，鬼魂
怕得聚在一起了；木枕被鼾声震出
十字形裂纹，镜子都吓出鸡皮疙瘩
来了；连铁佛和石人，都扭曲运动
了起来，一个眉毛打架，一个双腿
筛 糠 ；“ 太 阳 不 忍 明 ， 飞 御 皆 惰
怠。”甚至太阳都不愿意再明亮，
驱动日月星辰运转的天官都没有干
活的动力了。韩先生用一系列比
喻、夸张的修辞手法，生动传神地
表现了打呼噜者汪洋恣肆、光怪陆
离的丑态，让人不寒而栗。

其实我早就知道自己有打呼噜
的坏毛病，每当身体累极，加之喝
了黄酒之后，头晕晕乎乎，眼皮直
打架，躺倒便睡，鼾声随之而起。
妻子偶尔提起，我总以为不过是
夫妻间的玩笑罢了，男人嘛，到
了一定年纪，都会打鼾，嘿嘿一
乐 ， 应 付 过 去 ， 妻 子 也 早 已 习
惯，没成想实际上已发展到如此
严重地步，竟然影响到了睡在隔
壁的孩子的睡眠。如果再不加以
注意，不但会诱发多种疾病，严
重的甚至会引起窒息。看来，止鼾
已刻不容缓！

首先，戒酒是必须的。往常，
每天晚餐前我会喝上一杯，喝酒的
习惯延续了四十多年。偶尔胃不
好或神经痛发作没喝酒，发现晚
上的鼾声会明显减轻。看来喝酒
与打鼾的关联性挺大，为健康着
想 ， 只 能 放 弃 这 个 小 小 的 嗜 好 。
除了戒酒，还需要止鼾药物或器
械助力。

网上咨询“云医生”后，得到
的答复是，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一种
公认的可以完全治愈打鼾的疗法，
即便做手术，也不能保证彻底告别
打鼾。手术太麻烦了，从最简单的
止鼾办法开始尝试吧。

我买了一种喷雾剂，睡前往咽
喉处喷几下。第一次使用时，感觉
药水所到之处有点轻松感，但有一
股很浓的怪味，不好受。用了几
天，妻说鼾声依旧，我也感觉这种
办法不是很靠谱，赶紧继续寻找新
的止鼾办法。

这回看中一款“阻鼾器”，阻
鼾的原理是打开呼吸道，提高供氧
量，解决呼吸受阻问题。由于止鼾
心切，没完全看明白“阻鼾器”的
详细介绍就匆忙下单，结果收到东
西后一看，是一副类似假牙的东
西，睡前放入牙齿中间咬住。我神
经衰弱加神经痛多年，本来睡眠就

比较困难，这么大的东西放在口腔
内怎能入睡？想想觉得很不可思
议，赶紧退货了事。

这时，在一个朋友微信群里，
看到唐老师转发的一篇公号文，文
中介绍了一款智能止鼾器，它通过
智能算法判断出佩戴者的鼾声指
数，实施微振动物理干预，以达到
快速缓解打鼾的效果。我从小对高
科技产品有着浓厚的兴趣，并有一
种莫名的信任感，这款“止鼾神
器”虽然价格不菲，我还是很愿意
尝试一下。很快，月牙形的止鼾器
寄到了手里，小巧玲珑，工艺精
致，重量只有十来克，夹在耳朵上
不一会就完全没有了感觉，不会影
响睡眠。用了几次，感觉对轻度的
打鼾有不错的止鼾效果，无奈我的
呼 噜 声 实 在 太 大 ， 妻 的 反 馈 是 ：

“你一声‘呼噜噜’，它一声‘滋滋
滋’，两者配合默契，可以组合成
乐队了，半夜三更，真是热闹煞
了。”

每天熬到凌晨两点多，困了也
不敢沉沉睡去，唯恐鼾声影响到家
人睡眠，被窝里捏着手机一遍遍刷
着新闻短视频，手机无数次滑落，
砸到鼻梁、眼眶，还好距离短，没
破相。夜里睡眠不够，白天补觉，
日夜颠倒，生物钟极度混乱。

至此，“止鼾法”钻进了死胡
同，“云医生”建议使用呼吸器或
手术，但我还是挣扎着寻找别的止
鼾办法。

我去翻了翻书，进一步了解到
发出鼾声的起因，主要是软腭和腭
垂发生震颤导致，为何会有震颤？
盖因上呼吸道呼吸不畅导致，为何
呼吸不畅？是受到某种器官或组织
压迫造成，什么器官压迫？睡眠
时，咽喉部肌肉向下坍塌。这下明
白了，因为年龄或肥胖等原因，呼
吸道狭窄，当气流通过狭窄处时，
腭垂发生振动，因此发出了韩先生
笔下丑态百出的呼噜声。

这一点，也被我的亲身经历所
证明：我睡眠姿势很不好，喜欢侧
卧，头弓着，脖子弯曲，咽喉部压
迫感更强。找到了鼾声发出的原
因，不妨从纠正睡眠姿势着手，我
试着用“圆筒形颈椎枕”替代平时
用的普通枕头，睡眠时将颈椎枕搁
在脖子下，固定住头部位置，使其
不能弯曲低头，以达到改善咽喉部
通畅的目的。结果止鼾效果立竿见
影，鼾声明显降低。

我的止鼾之路一波三折，好在
终于有了一个不错的开端。培养
良好的生活习惯，拒烟戒酒，选
择适合自身条件的减肥方法，并
坚持下去，止鼾路途虽漫漫，但
前景一定是美好的、光明的，我
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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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要
在
玉
兰
树
下

数
那
一
只
只
白
鸽
子

让
每
一
只
鸽
子
带
着
美
好
飞
向
你

春
天

我
想
奔
向
你

山
间
的
笋
芽
已
经
破
土
而
出

万
物
因
快
乐
而
轻
轻
颤
抖

我
听
到
花
开
的
声
音

我
听
到
拔
节
的
声
音

所
有
的
鸟
衔
着
祝
福
而
来

那
些
祝
福
的
歌
化
作
珠
子

滑
落
在
我
们
的
心
田

我
是
明
亮
的
轻
盈
的

在
春
光
的
润
泽
里

在
你
温
暖
的
怀
抱
里

春
天

我
想
奔
向
你

赵
淑
萍

春 色 周建平 摄


